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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浴
缸

◆
  

林
儀
芸

鄒○

威

二
十
六
歲
　
上
班
族

射
手
座
Ｉ
人
　
乾
淨
、
好
相
處
　
尋
找
家
庭
式
雅
房
或
套
房
出
租

希
望
有
浴
缸
，
且
有
空
可
以
一
起
下
廚

如
您
的
家
裡
有
空
房
，
請
聯
繫
以
下
電
話

「
這
是
什
麼
？
」

「
傳
單
啊
。
」

我
瞪
著
那
彩
色
印
刷
，
上
頭
貼
著
一
張
宮
廷
浴
缸
照
片
，
及
鄒
本
人
的
大
頭
照——

他
穿
著
燙
好
的
襯
衫
，
一
臉
端

正
，
靦
腆
地
笑
，
眼
神
裡
閃
著
有
為
青
年
的
光——

至
少
，
這
是
他
給
我
的
指
令
，
他
當
時
請
我
幫
他
拍
一
張
看
起
來
上

優
等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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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又
聰
明
的
照
片
，
他
要
貼
在
履
歷
上
。
沒
想
到
，
一
物
多
用
，
有
為
青
年
的
大
頭
照
不
僅
拿
來
找
白
天
的
工
作
，
也
必

須
用
在
媒
合
一
間
晚
上
的
窩
。

「
你
要
在
街
上
發
？
」

「
當
然
不
是
亂
槍
打
鳥
，
要
瞄
準
Ｔ
Ａ
。
」
鄒
一
臉
得
意
洋
洋
，
「
我
們
要
塞
在
青
田
街
，
那
排
公
寓
的
信
箱

裡
。
」鄒

使
用
的
主
詞
是
「
我
們
」
，
於
是
忽
然
被
涵
蓋
在
這
個
神
祕
企
畫
之
中
的
我
，
下
班
後
來
到
了
青
田
街
附
近
的
永

康
公
園
。
夜
色
還
輕
，
上
班
族
提
著
晚
餐
晃
回
公
寓
，
下
了
課
的
小
孩
在
溜
滑
梯
上
吵
鬧
，
我
們
倆
肩
並
肩
，
坐
在
長
椅

上
嚼
著
便
利
商
店
打
折
過
後
的
即
期
食
品
，
打
算
等
到
離
峰
時
間
再
「
下
手
」
。
緊
捏
著
傳
單
的
鄒
，
滿
是
興
奮
，
每
日

像
呼
吸
一
樣
隨
時
滑
租
房App

、
每
週
末
、
每
個
下
班
都
去
看
房
的
日
子
終
於
要
結
束
了
。
預
算
一
萬
五
，
在
臺
北
蛋
黃

裡
挖
不
出
一
間
有
浴
缸
的
公
寓
，
他
冷
哼
，
「
反
正
好
的
房
源
都
不
會
在
網
路
上
的
。
」

鄒
滔
滔
不
絕
地
說
這
塊
地
是
風
水
寶
地
，
我
用
他
的
手
機
滑
著
租
房
網
，
若
風
水
寶
地
的
意
思
是
四
坪
小
房
與
給

人
換
氣
用
的
迷
你
窗
戶
，
那
麼
這
裡
真
的
是
塊
寶
地
。
看
著
琳
琅
滿
目
的
房
照
，
越
滑
越
心
酸
。
四
片
光
禿
禿
的
白
牆
，

擠
著
無
法
使
人
翻
身
的
床
（
占
據
了
大
半
空
間
）
，
白
瓷
磚
地
反
射
出
被
生
活
冷
落
的
臉
。
沒
有
坐
北
朝
南
只
有
馬
桶
朝

北
，
納
悶
起
浴
室
的
設
計
是
要
讓
人
邊
淋
浴
還
能
邊
拿
洗
澡
水
沖
馬
桶
？
可
是
租
房
網
不
能
這
樣
寫
，
要
註
明
溫
馨
華
美

小
房
，
皮
箱
入
住
，
麻
雀
雖
小
五
臟
齊
全
，
其
實
最
衰
小
的
是
只
能
站
立
在
浴
室
的
兩
格
瓷
磚
上
洗
澡
的
房
客
。
哪
裡
來

的
浴
缸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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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看
了
半
小
時
一
無
所
獲
，
沒
有
一
間
房
能
走
入
鄒
的
心
房
，
鄒
一
臉
坦
然
，
他
晃
著
手
上
的
傳
單
，
信
誓
旦
旦
地

說
就
像
他
不
用
交
友
軟
體
，
寧
可
浪
漫
地
跟
隨
命
運
。
自
詡
為
文
青
，
堅
持
用
最
老
派
的
方
式
找
到
他
的
命
中
愛
房
。
但

我
心
裡
暗
暗
想
著
，
鄒
都
已
經
單
身
二
十
七
年
了
。

或
許
要
在
臺
北
找
到
一
個
附
有
浴
缸
的
家
，
得
比
找
到
真
愛
付
出
加
倍
努
力
。
捨
不
得
鄒
那
麼
辛
苦
，
我
勸
說
，
條

件
太
高
了
。
臺
北
一○
一
是
個
箭
靶
，
以
它
為
中
心
往
外
一
圈
一
圈
的
畫
，
離
越
遠
的
圈
越
大
越
廣
越
便
宜
。
但
是
鄒
不

僅
渴
望
射
中
紅
心
，
還
要
有
浴
缸
，
不
如
把
浴
缸
捨
棄
掉
吧
。

鄒
安
安
靜
靜
地
聽
我
講
完
，
說
了
一
句
，
「
你
不
明
白
。
」

他
的
家
只
要
有
兩
樣
東
西
，
廚
房
跟
浴
缸
。
想
像
一
下
，
要
跟
室
友
們
一
起
下
廚
做
飯
，
客
廳
三
菜
一
湯
，
聊
聊
每

天
上
班
的
瑣
事
。
吃
飽
後
，
能
在
自
己
的
浴
缸
內
，
泡
一
場
舒
服
的
熱
水
澡
，
在
蒸
氣
裡
喝
一
杯
冰
牛
奶
。
吳
爾
芙
說
女

人
要
有
自
己
的
房
間
才
能
寫
作
，
鄒
說
社
畜
就
是
要
有
自
己
的
浴
缸
，
才
有
辦
法
上
班
。
白
閃
閃
的
浴
缸
跟
熱
騰
騰
的
水

霧
，
一
整
天
的
疲
勞
洗
盡
，
又
長
出
一
條
全
新
的
靈
魂
，
從
家
裡
的
小
格
子
鑽
出
，
準
備
爬
至
另
一
個
小
格
子
裡
上
十
二

小
時
的
班
。

我
看
著
他
堅
毅
的
眼
神
，
於
是
，
我
們
出
發
，
尋
找
一
個
浴
缸
。

*

青
田
街
很
寂
靜
，
夜
晚
的
步
伐
慢
了
下
來
，
一
排
公
寓
外
爬
滿
了
黃
金
葛
。
十
二
月
的
冷
夜
，
悶
著
溼
氣
，
臺
北
的

冷
風
刺
到
骨
子
裡
打
顫
。
我
們
鬼
鬼
祟
祟
，
躲
在
電
線
桿
後
頭
看
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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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確
定
不
會
被
抓
嗎
？
」
我
壓
低
聲
音
問
。

「
臺
北
人
哪
有
時
間
抓
我
們
。
」
鄒
的
動
作
俐
落
地
把
傳
單
對
摺
塞
進
信
箱
口
，
一
氣
呵
成
。
讓
人
不
禁
懷
疑
他
是

不
是
在
家
裡
練
習
過
。
鄒
也
調
查
了
附
近
的
居
民
，
大
部
分
是
退
休
長
輩
，
他
們
一
定
很
孤
單
，
說
不
定
急
著
將
離
家
兒

女
的
空
房
租
出
去
。
他
的
眼
神
充
滿
希
冀
，
但
我
總
覺
得
最
寂
寞
的
是
他
。

我
們
把
整
條
街
的
信
箱
一
格
一
格
塞
滿
，
最
後
停
在
一
間
綠
茵
盎
然
的
老
公
寓
外
。
鄒
說
，
他
覺
得
這
棟
公
寓
很
不

一
樣
，
其
他
樓
房
有
黃
光
與
白
熾
燈
泡
交
織
，
唯
有
這
間
公
寓
裡
的
每
一
戶
窗
子
，
都
流
出
暖
橘
的
黃
。
我
抬
頭
，
五
層

樓
的
公
寓
，
家
家
戶
戶
擁
有
炙
熱
的
暖
黃
，
彷
彿
能
聽
見
一
些
笑
聲
。

鄒
滿
臉
期
盼
地
仰
望
那
棟
公
寓
，
他
已
經
能
想
像
下
班
後
有
一
盞
黃
燈
與
一
個
放
滿
熱
水
的
浴
缸
等
著
他
。
因
此
，

這
棟
的
每
一
戶
都
塞
了
兩
張
，
象
徵
決
心
。
看
著
充
滿
自
信
的
鄒
，
以
及
後
面
一
整
排
公
寓
裡
都
有
鄒
及
夢
想
浴
缸
的
照

片
，
我
忽
然
不
知
道
我
們
在
做
什
麼
。

「
這
樣
還
行
不
通
，
那
我
真
的
要
去
睡
公
園
了
。
」

我
笑
了
，
剎
那
憶
起
，
我
還
真
的
睡
過
公
園
。

公
司
距
離
青
田
街
步
行
十
幾
分
鐘
而
已
。
其
實
一
開
始
是
不
想
當
上
班
族
的
，
將
自
己
捏
成
朝
九
晚
五
的
形
狀
十
分

「
不
酷
」
，
鄒
也
有
一
樣
的
想
法
。
當
我
們
無
業
時
，
總
像
無
人
認
領
的
幽
魂
般
遊
蕩
在
臺
北
：
在
早
場
電
影
昏
睡
、
吃

一
頓
很
長
的
下
午
茶
，
邊
走
在
忠
孝
東
路
上
邊
聊
著
無
邊
際
的
夢
想
，
我
想
當
旅
遊
作
家
他
想
開
咖
啡
廳
。
但
鄒
畢
業
後

卻
進
了
四
大
會
計
事
務
所
，
前
途
一
下
子
光
明
。
少
了
一
人
陪
我
闖
蕩
，
有
些
寂
寞
，
也
跟
隨
他
的
腳
步
，
找
了
傳
統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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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社
的
工
作
，
擔
任
歐
洲
線
的
產
品
助
理
，
卻
從
未
踏
入
歐
洲
，
我
負
責
剪
剪
貼
貼
做
簡
報
跟
行
程
規
畫
，
讓
別
人
去
旅

行
。

我
的
主
管
在
公
司
二
十
幾
年
了
，
面
試
時
看
著
眼
前
西
裝
筆
挺
，
戴
著
方
框
眼
鏡
的
中
年
男
子
，
自
顧
自
地
沉
浸
在

他
一
小
時
的
個
人
演
講
中
，
我
幾
乎
沒
說
到
幾
句
話
，
但
他
卻
讚
賞
地
拍
拍
我
的
肩
，
說
我
是
一
個
上
進
的
年
輕
人
，
幾

天
後
收
到
了
錄
取
信
。

滿
懷
熱
血
進
公
司
，
才
發
現
原
來
公
司
規
矩
很
多
，
像
中
午
十
二
點
放
午
餐
音
樂
提
醒
吃
飯
，
下
午
三
點
半
敲
鐘
准

許
小
憩
。
最
困
擾
的
是
主
管
隨
時
的
臨
時
任
務
，
突
然
指
派
擔
任
小
編
，
或
需
要
我
去
聽
他
的
人
生
，
每
一
次
都
只
能
放

空
數
著
他
的
魚
尾
紋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工
作
本
身
沒
什
麼
太
過
挑
剔
的
點
，
不
太
過
艱
難
也
不
太
過
簡
單
，
一
切
都
是
平
庸

地
剛
好
。
在
上
班
之
前
很
抗
拒
上
班
，
上
班
之
後
覺
得
自
己
過
得
空
洞
。
鄒
身
為
我
的
前
輩
，
跟
我
說
：
「
你
一
定
會
習

慣
的
，
沒
有
不
好
。
」
結
果
，
三
個
月
後
還
真
的
漸
漸
習
慣
了
起
來
。
一
名
幻
想
當
作
家
養
活
自
己
的
文
藝
少
女
，
如
今

只
在
乎
三
件
事
情
：
薪
水
準
時
流
入
帳
戶
、
與
同
事
叫
手
搖
飲
外
送
、
中
午
的
便
當
店
能
自
選
三
格
菜
色
。
沒
有
不
好
的

地
方
。那

天
，
一
如
往
常
地
在
永
康
公
園
附
近
的
便
當
店
買
排
骨
飯
。
秋
日
的
風
很
舒
服
，
但
公
園
裡
一
個
人
都
沒
有
。
倒

是
周
遭
的
店
家
擠
滿
了
等
待
午
餐
的
上
班
族
，
我
連
同
每
一
個
人
，
都
掛
著
識
別
證
，
融
入
了
這
條
午
休
風
景
線
。

離
午
餐
時
間
結
束
還
有
四
十
分
鐘
。
我
漫
無
目
的
地
走
進
公
園
，
腳
步
停
在
了
溜
滑
梯
前
。
陽
光
從
樹
葉
的
縫
隙
灑

下
來
，
像
碎
金
一
樣
。
我
猶
豫
了
一
會
，
心
裡
想
著
反
正
也
沒
人
，
鬼
使
神
差
地
爬
了
上
去
，
仰
躺
在
溜
滑
梯
頂
端
。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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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很
藍
，
風
輕
得
像
耳
邊
的
呢
喃
，
一
切
都
靜
得
不
可
思
議
。
閉
上
眼
的
瞬
間
，
彷
彿
全
世
界
都
遠
了
，
迷
迷
糊
糊
中
睡

著
了
。醒

來
時
，
心
猛
地
一
沉
，
時
間
已
經
遠
遠
越
過
了
午
休
的
尾
巴
。
我
慌
張
地
跳
下
溜
滑
梯
，
飛
奔
回
公
司
。
主
管
慢

悠
悠
地
問
去
哪
了
，
我
支
支
吾
吾
，
急
忙
道
歉
，
就
是
不
肯
說
出
在
溜
滑
梯
上
睡
了
一
個
午
覺
。
我
遲
到
了
半
小
時
，
他

用
一
小
時
數
落
我
的
怠
惰
，
順
帶
扣
了
我
一
小
時
的
特
休
。
我
平
靜
地
回
到
了
我
的
小
格
子
，
隔
壁
同
事
瞧
了
我
一
眼
便

繼
續
低
頭
做
事
。

我
看
著
電
腦
螢
幕
反
射
出
我
的
臉
，
居
然
有
淺
淺
的
笑
。

*

出
乎
意
料
，
真
的
有
人
看
到
傳
單
，
聯
絡
了
鄒
，
且
是
他
最
喜
歡
的
那
間
公
寓
。
緊
接
著
就
是
一
連
串
他
從
灰
姑
娘

變
公
主
前
往
舞
會
的
過
程
，
一
切
都
美
好
得
不
可
思
議
。
去
看
房
、
跟
室
友
「
面
試
」
、
還
特
別
去
銀
行
提
了
押
金
。

室
友
的
組
成
是
國
文
老
師
跟
實
習
律
師
，
加
上
鄒
是
會
計
師
，
三
位
堂
堂
正
正
的
「
師
字
輩
」
。
北
漂
青
年
好
套

房
，
果
然
是
風
水
寶
地
，
地
靈
人
傑
。

採
光
很
好
，
小
陽
臺
擺
滿
迷
你
的
蕨
類
植
物
，
老
公
寓
重
新
拉
皮
。
一
踏
進
這
間
房
子
，
鄒
便
明
白
是
命
中
注

定——

當
他
看
見
嶄
新
的
浴
缸
乾
淨
整
齊
地
擺
在
浴
室
的
正
中
央
，
小
而
美
，
足
夠
裝
得
下
他
與
那
杯
冰
牛
奶
。
室
友
說

道
，
本
來
就
有
另
一
個
室
友
計
畫
搬
走
，
才
剛po

在
租
房
網
，
便
收
到
了
鄒
的
「
自
薦
信
」
，
房
子
都
符
合
鄒
的
條
件
，

出
於
好
奇
聯
絡
了
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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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問
他
們
都
聊
了
些
什
麼
，
鄒
說
一
些
生
活
上
的
瑣
碎
小
事
，
時
不
時
有
笑
聲
，
在
週
末
的
斜
陽
裡
，
喝
著
熱
茶
，

談
笑
風
生
。
律
師
室
友
養
了
一
隻
又
大
又
肥
的
橘
貓
，
不
停
地
磨
蹭
著
鄒
。
大
家
驚
呼
，
這
隻
貓
平
常
不
會
這
麼
靠
近
陌

生
人
的
。
鄒
滿
面
春
風
，
我
看
他
面
試
公
司
時
都
還
沒
那
麼
有
信
心
，
於
是
買
了
一
顆
泡
澡
球
，
當
作
小
小
的
入
厝
禮
。

幾
天
後
，
依
舊
約
在
永
康
公
園
，
但
入
浴
球
還
沒
送
出
去
，
鄒
的
馬
車
忽
然
變
回
了
南
瓜
。
律
師
室
友
傳
了
一
封
簡
短
但

真
誠
的
訊
息
，
很
抱
歉
，
已
經
有
找
到
更
合
適
的
室
友
了
。

原
本
的
入
厝
派
對
變
成
借
酒
消
愁
，
我
們
拎
著
一
手
啤
酒
在
青
田
街
繞
啊
繞
，
像
是
不
甘
心
。
下
著
微
雨
，
我
們

的
身
體
因
酒
精
而
暖
得
噁
心
，
我
拍
拍
他
，
「
不
過
是
個
租
房
嘛
，
再
找
就
有
了
。
」
他
清
淡
回
覆
，
眼
裡
晃
著
酒
意
，

「
你
在
臺
北
有
家
，
你
不
懂
。
」

後
來
喝
多
了
，
在
長
椅
上
休
息
，
正
對
面
正
是
鄒
的
那
棟
夢
想
公
寓
。
鄒
迷
茫
地
望
著
公
寓
，
手
裡
把
玩
著
壓
扁
的

易
開
罐
。

一
輛
計
程
車
忽
然
停
在
我
們
面
前
，
一
名
穿
著
長
裙
戴
著
貝
蕾
帽
的
年
輕
女
孩
下
了
車
，
從
後
車
廂
提
起
一
個
比
她

還
大
得
多
的
行
李
箱
，
甜
甜
地
跟
司
機
說
了
謝
謝
。
站
在
公
寓
一
樓
翻
找
包
包
，
找
到
鑰
匙
後
再
小
心
地
插
入
，
喀
喀
地

轉
了
許
久
，
似
乎
不
太
會
使
用
這
扇
門
，
一
切
的
動
作
都
很
慢
。
鄒
剎
那
站
了
起
來
，
彷
彿
要
上
前
去
找
她
說
話
。
但
他

正
要
踏
出
去
時
，
女
孩
推
開
了
門
，
將
行
李
箱
拖
了
進
去
。
門
一
關
，
消
失
在
我
們
眼
前
。
鄒
坐
回
位
置
，
我
們
一
語
不

發
，
緊
盯
著
四
樓
那
戶
散
著
鵝
黃
暖
光
的
小
窗
。
而
我
們
至
今
仍
不
曉
得
她
是
不
是
搶
了
鄒
的
公
寓
的
那
位
「
更
合
適
的

室
友
」
，
再
也
沒
有
人
提
起
這
件
事
情
，
但
總
忍
不
住
去
想
，
貝
蕾
帽
小
姐
那
天
有
沒
有
泡
澡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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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七
屆
臺
北
文
學
獎
得
獎
作
品
集

回
到
家
，
我
拿
出
那
顆
未
能
送
出
的
入
浴
球
，
丟
進
浴
缸
。
熱
水
瞬
間
染
上
淡
淡
的
粉
色
，
香
氣
飄
散
開
來
。
我
不

是
個
愛
泡
湯
的
人
，
但
那
一
刻
，
浸
泡
在
熱
水
中
，
輕
飄
飄
的
感
覺
讓
身
體
鬆
懈
，
彷
彿
回
到
了
在
溜
滑
梯
上
不
經
意
入

睡
的
那
個
午
後
。
半
夢
半
醒
，
享
受
著
浴
缸
裡
的
溫
存
跟
擁
抱
，
暈
呼
呼
地
又
要
睡
著
了
。
直
到
手
機
裡
的
音
樂
被
電
話

鈴
聲
取
代
，
是
鄒
。

我
把
手
擦
乾
，
正
要
接
起
，
卻
跳
出
主
管
的
消
息
：
明
天
開
早
會
檢
討
，
大
家
請
提
早
一
小
時
到
公
司
。
我
盯
著
這

句
話
放
空
，
直
到
鄒
的
來
電
鈴
聲
和
調
成
靜
音
的LIN
E

訊
息
提
示
一
起
沉
默
了
。

*

幾
週
後
，
鄒
跟
我
說
，
他
搬
進
了
一
間
在
永
康
公
園
附
近
的
溫
馨
小
雅
房
（
在
網
路
上
找
到
的
）
，
不
在
青
田
街

上
，
但
也
算
是
他
那
塊
風
水
寶
地
的
邊
陲
位
置
。
室
友
們
都
是
上
班
族
，
人
很
親
切
，
陽
臺
種
滿
了
植
栽
。
只
是
，
最
近

剛
好
到
了
公
司
忙
季
，
鄒
下
班
時
間
是
晚
上
十
點
之
後
，
回
到
家
室
友
早
就
睡
了
，
自
己
的
午
晚
餐
都
是
吃
公
司
樓
下
的

便
利
商
店
，
沒
心
力
下
廚
。
電
話
裡
沒
有
提
到
浴
缸
，
我
也
沒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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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
臺
北
浴
缸
〉
林
儀
芸

作
者
簡
介——

林
儀
芸

中
央
大
學
英
文
系
畢
業
，
目
前
就
讀
臺
北
藝
術
大
學
文
學
跨
域
創
作
研
究
所
，
擅
長
撒
嬌
與
睡
覺
，
還
有
截
稿
前
一

天
打
給
朋
友
們
哭
泣
說
再
也
不
要
寫
了
。

評
審
意
見——

張
曼
娟

〈
臺
北
浴
缸
〉
的
情
節
很
單
純
，
一
位
二
十
六
歲
的
北
漂
青
年
，
期
望
在
夢
想
的
區
域
，
找
到
帶
浴
缸
的
房
間
，
只

是
房
間
，
並
不
是
房
子
。
為
什
麼
一
定
要
在
青
田
街
？
為
什
麼
一
定
要
帶
浴
缸
？
為
什
麼
要
和
室
友
們
一
起
下
廚
做
飯
？

與
其
說
他
在
找
一
處
租
屋
，
不
如
說
他
其
實
是
在
找
一
個
充
滿
歸
屬
感
的
家
。
因
此
，
當
朋
友
勸
說
他
租
屋
的
範
圍
不
用

局
限
；
勸
說
他
直
接
捨
棄
浴
缸
時
，
他
只
是
語
氣
平
淡
的
說
：
「
你
不
明
白
。
」
而
後
又
說
：
「
你
在
臺
北
有
家
，
你
不

懂
。
」許

多
北
漂
青
年
來
到
臺
北
，
找
房
子
、
找
工
作
，
大
都
是
坎
坷
不
順
，
瀰
漫
著
悲
情
與
創
傷
的
負
面
情
緒
。
而
這
篇

創
作
用
一
種
深
情
一
往
的
語
調
，
去
寫
浴
缸
的
觸
手
可
及
，
而
後
莫
名
其
妙
的
失
去
。
筆
觸
溫
暖
可
親
，
讓
我
們
相
信
，

這
座
臺
北
城
，
總
會
有
一
個
合
適
的
浴
缸
，
等
著
一
個
回
家
的
人
。


